
柴可夫斯基：《尤金‧奧尼根》 

    十年以來他的生活形態一直是固定的：他作

曲，在莫斯科音樂院教書，放假時在西方長期渡

假拜訪其他作曲家，觀賞新歌劇的演出。但是自

1876 年初開始，他便打算試著以婚姻來解除他的

同性戀癖好。1877 年春天，隨著第四號交響曲這

幕註定以悲劇收場的戲開始上演，柴可夫斯基接

到了安東妮娜‧米莉烏可娃（Antonina Ivanovna 
Milyukova）的情書，表達愛慕之意。就是為了

模擬生命的說法，在旁人建議不妨將之列入歌劇

可能的題材之的情形下，柴可夫斯基讀到了普希金的韻文小說《尤金‧奧尼根》

（Eugene Onegin），這小說的重點在某一個女子所寫的見拒的情書。柴可夫斯

基深怕在生活中出現類似的情節，且為安東妮娜威脅自殺所感動，於是答應與她

會面，不久就答應娶她。隨後他完成了第四號交響曲的主要譜寫工作（只剩配

器），同時也打完大部份《尤金‧奧尼根》的草稿，接著於 1877 年 7月 18日以
私人婚禮迎娶了安東妮娜：他在七週前才首次見到他太太。 

 

    依據他寫給弟弟馬傑斯特的信來看，柴可夫斯基曾告訴安東妮娜，他們的婚

姻將是柏拉圖式的，但僅是這種程度的親近不久就讓他受不了。8月初，他逃到
姊姊亞力山德拉‧(莎夏)‧大衛朵夫（Alexandra <Sasha> Davydov）在烏克蘭卡

門卡（Kamenka）的家中避難，該地始終是他的避風港。在那兒他開始為第四號
交響曲配器，同時也繼續寫作《尤金‧奧尼根》。9月底，音樂院開學，他只得

回到莫斯科，回到妻子身邊，但幾天後他就無力的試圖自殺，匆匆趕到聖彼得堡，

該地的一位醫生吩咐他不得再見到安東妮娜，要他完全的休息。他的弟弟安納托

出面解決離婚的法律程序，並且隨後把柴可夫斯基帶去西歐療養。 

    他在西歐一直停留到次年 4月，在離日內瓦不遠的克拉倫斯(Clarens)待了一

段時間，同時也前往巴黎、義大利及維也納旅遊。他在維也納觀賞了德利伯的《雪

爾維亞》(Sylvia)，留下深刻的印象。這時歌劇與交響曲已完成。正是這兩首作

品與他共渡他的婚姻，因此它們深具自傳的特質也就不足為怪了；而這首管弦樂

曲比歌劇更是如此。對柴可夫斯基而言永遠如此：當沒有其他角色登場時，他比

較容易將他自己放入音樂中，表達出自我。 

    在《尤金‧奧尼根》，柴可夫斯基則將他的感受投射在他的主角身上，那位

可愛的女主角塔蒂亞娜比奧尼根獲得作曲者較多的同情。畢竟，奧尼根是個自認

老於世故的人；而柴可夫斯基則與塔蒂亞娜有諸多類似之處，她準備展示其感

情，卻發覺這世界與他們格格不入。同時她是個夢中佳人，溫柔但又易受傷害，

安東妮娜看來只算得上是個蒼白可憐的替代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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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一景戲介紹了四位主要主角：奧爾加(Olga)以及塔蒂亞娜這對姊妹(次女高

音與女高音)以及兩位年輕人－－奧尼根(男中音)以及他的朋友藍斯基(Lensky，
男高音)。塔蒂亞娜對奧尼根一見鍾情，在下一景戲裡對奶媽吐露心聲。在她寫

那封註定她命運的信給奧尼根時，柴可夫斯基的音樂捕捉住每一絲她的激動情緒

以及天真清純的熱情：這寫信場景是柴可夫斯基最佳傑作之一。在第三景戲裡，

她在花園裡遇見奧尼根，他禮貌的拒絕了她。 

    第一幕通篇的氣氛是親切感傷的，第二幕則以舞會開場，使柴可夫斯基能一

展他寫作亮麗舞曲的作曲技巧，最後第三幕也是如此：這兩個場景對比得很好，

前一景是大家在塔蒂亞娜鄉間的家中慶祝她的命名日，後一景則是在聖彼得堡，

當時她已是貴婦人，格雷明王子(Prince Gremin)的王妃。在第二幕舞會裡，奧尼

根覺得無聊之至，便以藍斯基為對手，公開與奧爾加調情。這舉動帶來一陣爭吵

引發挑戰；兩人在次日清晨決鬥，藍斯基被射殺。在第三幕舞會裡，奧尼根又感

無聊，直到他認出招待他的女主人是塔蒂亞娜。歌劇的最後一景是在她的客廳

裡，奧尼根終於前來表達他對她的愛意。然而，在感情激動的對話高潮後，甚至

當她憶起她與奧尼根可能有的幸福快樂之際，塔蒂亞娜仍堅定的決心對她丈夫忠

貞不貳。 

    大部份的劇本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動筆改寫的，他深知這是齣極個人化、極特
別的歌劇。他用「抒情場景」(lyric scenes)來形容此劇的劇種，而不稱為「歌劇」，

這提醒人注意到這齣歌劇的大部份，甚至那些舞會場景裡，都只是一連串由獨白

與對話所構成的情感表白。劇中有幾個支配感情的音樂主題，其中包括充滿意涵

的命運動機以及塔蒂亞娜的愛情主題。《尤金‧奧尼根》絕對不是齣大歌劇，很

貼切的是，首演是在莫斯科的一個小歌劇院中舉行，由莫斯科音樂院的學生擔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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